
! ! ! ! !""#年下半年，我被聘为闵行区
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年底收到该院
寄赠的《闵行审判》季刊，我认真拜读
了一番，却发现刊物里的错别字多到
简直“忍无可忍”。于是，一封附校对结
果、多少带点情绪的信，放到了法院政
治部主任袁青峰的办公桌上。几天后，
袁主任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谈。
泡茶寒暄后，他开门见山：“本家，

你的信我转给研究室了。他们很感谢
你，希望你以后帮他们校对刊物。”我
连忙推辞：“那可不行。我喧宾夺主
了。”他说：“不搭界的。他们是专业人
士，对某些错误熟视无睹，一眼瞟过。
你看文章有新鲜感，对文字错误又敏
感，搞这个事是最合适的。”
盛情难却，我答应了。从此，我每

期校对清样，法院还在刊物扉页上印
了我名字，冠以“特约校对”的头衔。
后来法院的内部规章制度、年鉴等也
都拿来让我校对。一年多后，刊物主
编殷超告诉我，郭院长看完几期校对
过的季刊后说：“我们的刊物又上了
一个档次，与同行交流更拿得出手
了。”话虽不多，让我心头暖洋洋的。
那么文章开头说的“敲门砖”，是

怎么回事呢？
我曾向《咬文嚼字》投过两篇稿

件，副主编王敏先生看了之后约我去
编辑部聊聊。神差鬼使的，我带上了
校对过的《实用英语语法》一书。

王先生客气地解释说我的文章
有道理，但与刊物的体例略有差距，

碍难刊登，希望我理解。我把随身带
的《实用英语语法》一书递给他，他翻
看后说：“你不仅能发现‘显性错误’，
还能找出‘隐性错误’，很好。”一会
儿，他好像想起了什么，问我：“给你
派个活，你看怎么样？”
原来，他们前不久与《语文》月刊

等刊物组织了上海市出版物编校质
量检测中心，负责受托校对各种出版
物。有时候碰到要求校对英文出版
物，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是
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出过书，校对
又有一定的基础，真是“天赐良缘”。
不过，校对费偏低，责任却很大……
我一口答应：读书人不那么讲究钱，
就痴迷自己爱做的事，既蒙你们看得
起，但派不妨！
于是，!""#年、!"$$年，王先生

分别寄给我《上海日报》《上海学生英
文报·高中进阶版》各一份，委托我校
对，作为对当年上海市出版物编校质
量的抽查内容之一。拿到报纸，我专
心致志，花整整一个星期，拿把小尺
子，对着两份报纸逐个字母地校对，
最后填妥表格寄出。后来，我在《文汇
读书周报》上看到编校质量抽查结果
报道，英文报的差错百分率，就是采
纳我经过检测中心核实的校对数据。
我真是太高兴了。此时此刻，我的校
对结果，再也不是个人的业余爱好，
而是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一念及此，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懈怠自己的
本职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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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

! ! ! !从来只有脚找鞋子，而我却遇见了拿着
鞋子找脚的事。如若不信，让我告诉你。

在英国旅游时，有天一早，我们游览完当
天第一个景点后，导游根据游程的安排，带领
我们来到一个叫比斯特的名牌购物村。据说
这是英国最著名的购物村之一，其实也就是
一条三四百米长的街道，街道两边都是商店，
其中不乏著名品牌的专卖店。街上人来人往，
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我与老伴走走
看看，规定的两个小时购物时间眼看快到了，
便朝停车场走去。路过一家皮鞋店时，只见店
里有人朝我俩招手，定睛一看，原来是一起旅
游的小冯。
小冯三十多岁，瘦高个，瓜子脸，大眼睛，

后脑勺扎了根马尾辫，无论到哪，她总是紧紧
挽着丈夫的胳膊，一路很少与其他人搭话。见
小冯主动招手，我老伴先是一愣，不知发生了

什么事，又见她急切的样子，料定有事，便拉
着我一起进店。小冯迎上来问我老伴：“阿
姨，请问你脚上穿的鞋是几码？”老伴稍稍吃
惊地眨巴了几下眼睛，随口报出自己的鞋
码。小冯一听，立刻喜出望外地从鞋架上取
下一双皮鞋，央求我老伴帮着试穿。我老伴
满脸困惑地就近找了个座位坐下问道：“你
是给谁买鞋呢？”“给我婆婆。”她一边麻利地
帮我老伴脱鞋穿鞋，一边说，她婆婆平时待
她不错，想给婆婆买双皮鞋，好不容易选中
了，一看鞋的尺码却又傻了眼。原来，这里的
鞋码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以码来标示鞋子
的大小，而这里却是以号为准，她不清楚这

两种标示怎么换算，因为语言不通，连问都
没法开口。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脚试鞋，
无奈自己的脚要比婆婆大，没法试。她让丈
夫询问了几位也在店里选购的同车女游客，
也都与她婆婆的鞋码不一样。其他东西将就
点也就算了，偏偏这鞋子不能有半点误差，
闹不好会“吃力不讨好”。眼看时间不早了，
正当她急得不知所措时，突然见我与老伴走
过店门口，就赶紧招手。
我老伴帮她试了一双又一双，她每次都

要蹲在地上，两手从鞋尖到鞋跟来来回回摁
个不停，直到她与我老伴都满意为止。尺码终
于找准了，她随即拿着鞋子找到英国营业员，

连比带划，咿咿呀呀一阵，很快拿到了她给
她婆婆买的鞋。在她准备付钱时，我不放心
地提醒道：“你婆婆真的是这尺码？万一大了
或小了，别说退，连换都没法换。”“没错，是
这尺码。”她接着告诉我俩，她婆婆去年过生
日时，就想给婆婆买双皮鞋，那天好不容易
将婆婆哄进皮鞋店，经过挑选和试穿，有双
鞋婆婆倒是满心喜欢，可一问价钱就连连摇
头。她对婆婆说：“放心好了，这钱由我出。”
“你的钱也是钱，我一样心疼。”婆婆说完，拉
着她不由分说地离开了。如今在英国的皮鞋
店里，见到了婆婆喜欢的那种款式，价格也
比原先想象的要便宜，又是名牌，就无论如
何也要给婆婆买一双，这才发生了她守着鞋
子找脚的事。

当然，我老伴这鞋也没白试，匆忙间，她
也给自己买了双称心的鞋。

守着鞋子找脚 ! 钱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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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咬文嚼字”
情结，追根溯源，恐
怕要回到少年时代。
一本书，一支笔，看
到不顺眼的字和句
子就勾出来改正，这
是必做的功课。遇到
被我涂成“大花脸”
的书，甚至会“怒从
心头起”，疾书出版
社，望其改正。当了
这么多年的“啄木
鸟”，碰到过的趣事，
倒也不胜枚举……

! ! !敢给权威!挑刺儿"

读高小时，从银行退职的阿爷被
聘为唐家湾街道图书室的管理员。近
水楼台先得月，每天下午放学后，我总
是直奔图书室，坐在小板凳上津津有
味地翻看连环画和少儿图书。逢星期
天，“老老头牵着小老头”，拎着小闹
钟，我便随阿爷去图书室“上班”。
如此这般过了几年，图书室的书

几乎被我翻遍了。阿爷看我那样喜欢
读书，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侬勿要
一天到晚只晓得看，人家的书写得好
勒啥地方、不足勒啥地方，侬也要动脑
筋想想。”少不更事的我，把阿爷期望
我能写写书评的叮咛，误解成“捉作者
扳头”，即挑刺、找错别字。从此，那个
念头在我脑海中就深深地“潜伏”下
来，伺机“爆发”。
读大三时，语法课以一位英语语

法权威编著的《实用英语语法》作为教
材。学了一年，我却发现，该书印刷错
误不计其数，包括标点符号、字体、大
小写、引文等等，一时大胆，在学业结
束后，给商务印书馆写了封信，还附上
!%页信纸的勘误表。
不久，收到了作者的亲笔来鸿，说

收到了转信，在感谢我的同时，表示自
己患有青光眼，读书、写字相当困难，
希望能同我合作，继续另几本书的写
作，并顺便询问我的经历和学历。当得
知我是 $#&&年入学的学生后，他用便
笺写了一张便条，让我好好学习，有机
会的话考他的研究生。我的同学看了，
有些想法，怂恿我去信反驳一通。我说
算了，一来学生与大师在学识、资历、
辈份上的悬殊差距是客观事实，二来
他或许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年 )月第 &次印刷该书时，
商务印书馆采用“挖补”办法，采纳了
我约 #*+的校对意见，未采纳的是第
二批汉字简化表中的个别字，又给我
寄来在扉页上盖着“商务印书馆外语
工具书编辑室敬赠”篆体图章的赠书。
这算是我的“旗开得胜”，而且，多

年以后，这本我作为“业余校对”出过
力的书，还成了我从事某桩校对事务
的“敲门砖”哩。
后来，我在拜读某位名家的作品

时，发现书中提到两座监狱出口劳保
手套和五金工具的情况。我一看就引
起了警觉。当时我已搞了十几年招商
引资、审批外资企业的工作，出版过
《外商投资申办手续指南》的专著，对
法律政策了然于胸，知道那是违反中
国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的。于是我写
了封信，通过上海市作家协会转交，建
议再咨询市外经贸委和市司法局。一
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午，办公室电话铃
响，我拎起话筒，听到里面讲：“我找袁
长燕。”啊，原来是作者来给我回复了。
他说：“我已问过你信里提到的两家主
管机关，你的说法是对的。如果那本书
再版，我会把那几段话去掉的。”我“受
宠若惊”地说：“谢谢老师看得起我。如
果再版，请一定记得送我一本签名的
书啊，我的地址信上有。”可惜也不知
道这本书后来是否再版了呢。

! ! ! !不光是给书“捉虫子”，生活中，
许许多多的地方，只要你留心，都会
发现值得捕捉的错误。对此提出建
议，也是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经常乘地铁，“职业习惯”让我
多长了个心眼。有一段时间，我注意
到站内的指示牌上部分站名下面标
着“换乘（,-./0123-4/）”“转乘（503-6!
7/0）”的字样，觉得有点奇怪。换乘？
转乘？啥区别？我决定实地考察一
番，弄个水落石出。
我从莘庄站出发，乘 '号线到上

海南站站，不出站就换乘了 8号线。
我又从莘庄站出发，到上海火车站
站换乘 8号线，那是要出站另行购票
的。原来如此，这下我吹毛求疵的
“犟劲”发作了。回到家，我翻出“镇
宅之宝”：&本汉语、英语大词典，就
“换”“转”“,-./0123-4/”“503-67/0”这
四个词，反复研究了半晌。最后结论
是：“换乘 （,-./0123-4/）”“转 乘
（503-67/0）”不足以传递清晰的信息。
你说第一次在地铁里换车的人，能
一下看明白吗？于是，结合我在世界
各大城市乘地铁的经历，给地铁公
司写了封信。

不久，我欣喜地看到，指示牌上
的“换乘（,-./0123-4/）”改成了“站内
换乘（,-./0123-4/）”，“转乘（503-6!
7/0）”改成了“需出站购票（503-6!

7/0）”。虽然不够精准，但至少没有歧
义了。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年底的一
天，我接到地铁运营公司运营安全部
孙经理的电话，有事请我去相商。
孙经理首先对我热情关注、支持

地铁公司的工作表示感谢，解释了根
据我的建议改动指示牌的经过，还表
示希望聘请我当地铁公司的社会督
查员，问我是否愿意。我高兴地接受
了邀请。
如今，地铁已经取消了“换乘”

“转乘”的表述，在指示牌上用椭圆形
表示换乘站，辅以换乘地铁线路的说
明。而持公交卡的乘客，则可以在换
乘站半小时内出站返回，不另计费。
由我的建议肇始，乘客乘坐地铁获得
更多便利，是地铁公司虚心纳谏、不
断改进的成果。

去年，作为《新民晚报》的“资深
读者”，我注意到它 9!版上有个明
显错误。在“上海明日区县温度预
报”栏下，第一个是“徐家汇”，旁边
标的却是徐汇区地图，显然是混淆
了地名和行政区名。*月 !&日，“憋”
不住的我打晚报热线电话，指出了
那个错误。始料未及的是，第二天的
晚报上就把“徐家汇”改成了“徐汇
区”。闻过则喜，纠错雷厉风行，怎能
不让人对这份报纸心生敬意，从而
力挺它呢？

! ! !换乘"!转乘"费思量

! ! !特约校对"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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